
■马亚伟
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组花开的照片，

从不同的角度拍出了花之美，并附有文字：“我
养的解忧花开啦。”照片上的花开得正盛，宛如
一树风铃，似乎能听到“叮咚”作响。

不过，朋友养的花我认识，根本不叫什么
“解忧花”。我发微信纠正她说：“这种花叫‘水
晶茉莉’。你听谁说它叫‘解忧花’？”朋友发过
来一个大笑的表情说：“对我来说，花开能解
忧。所以我叫我的花为‘解忧花’！”朋友的这
个说法倒是蛮新奇的，解忧花这个名字也蛮好
听的。

朋友继续说：“我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每

一朵花开，就要解我的一个烦忧。没想到这样
真不错，很有治愈效果。我有时候一个人独
坐在阳台上，看着花一点点开起来，好像真
的能听到花开的声音。等到花朵满枝的时候
满屋子的馨香，我心中的烦忧也一点点消散
了。整个人像被花香熏染过，觉得心里亮堂
堂的，仿佛有万丈光芒照进来一般。那些琐
碎的烦恼全都无影无踪了。何以解忧？唯有养
花！”

原来朋友的“解忧花”是这样来的。我很
欣赏她的自我疗愈方法，用美好的事物来愉悦
自己，达到排解负面情绪的目的。人生在世，
烦恼和忧愁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善于排解

不良情绪，是一种生活智慧。
我想到了爱人养鱼。我经常看到她静静地

坐在鱼缸旁看着那几条鱼在水里游来游去，有
时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很纳闷，天天看这
几条鱼，到底有什么可看的。有一次她对我
说：“你看这几条鱼，在一个不大的鱼缸里畅
游，真的是在玻璃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
魄。看它们活泼的样子，你会深刻地感受到生
命的灵气和生动。看着看着，我就会觉得自己
成了小鱼，自由畅快地游着，想吐个泡泡就吐
个泡泡，想潜入水底就潜入水底。看一会儿我
养的鱼，就觉得世界再大，大不过一个鱼缸；
万物纷繁，不过都像鱼儿一样简单活着。内心

变简单了，就会纯净；内心纯净了，就不会被
外物所扰。”

原来如此。养鱼养出了“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的境界，这是不是也是内心潜意识的自
我疗愈呢？只有用积极健康的方式解忧，才能
真正达到清洗尘垢、澄澈心灵的效果。养一株

“解忧花”、种几棵“解忧草”、养几条“解忧
鱼”、唱几曲“解忧歌”、吟几首“解忧诗”，或
者像那些志趣高洁的古人一样寄情山水和田
园。世界如此多姿多彩，解忧的方法也数不胜
数。发现世界的种种美好，融入美好的事物之
中。只要找到属于你的“解忧花”，你便能与自
己握手言和，便能与这个世界温柔相处。

生活的解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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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梁王国梁
20世纪 80年代，我还没见过元宵是啥

样。我对元宵的概念来源于一首歌：“卖汤
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圆又圆……”听别
人说，汤圆就是元宵，圆圆的、白白的，味道
甜甜的。不仅是我，大部分北方的乡下人都没
吃过元宵。

那年，父亲买回家一些元宵。终于见到元
宵了，哥哥急切地对母亲说：“妈，赶紧煮熟
了尝尝！”我兴奋地说：“我要吃一大碗！”母
亲正要去煮元宵，父亲拦住她说：“别急，一
会儿把爸妈还有老二、老三一家叫过来，咱一
大家子一起吃元宵！”这是我们家族的习惯，
谁家有什么好东西从来不会独享，必定要拿出
来分享。祖父常说：“咱一大家子要有福同

享，互相帮衬。团结起来力量大。一家人拧成
一股绳，家才能兴旺发达！”

这些年，三叔家杀了年猪，必定要分给我
家和二叔家；二叔家蒸了年糕，也必定要分给
我家和三叔家。平时谁家吃顿好饭，比如包饺
子、蒸包子之类的，一定会让孩子端一些给祖
父祖母和其他两家。在这样的大家庭中，我们
都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血浓于水，亲人之间
的感情是最深厚的。

想到这些，我为刚才说的话感到惭愧。哥
哥也挠挠头说：“我吃一个尝尝味儿就行了，
也让大亮和大强他们尝尝。”我赶紧说：“妈，
我去叫他们！”

一会儿，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我家。堂
弟听说要吃元宵，兴奋得像猴子一样。堂妹
说，总算要尝尝元宵是啥味儿了。母亲挨个儿
点人数，有十几口人。接着，母亲数了数元宵
的个数，笑了：“不多不少，正好每人两个！
咱有福同享，都尝尝。等以后生活条件好了再

多买些，让你们吃个够！”
二婶帮忙刷锅，三婶帮忙烧火，大家一起

动手煮元宵。孩子们在院子里跑着跳着，祖父
和祖母坐在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元宵很快煮熟了。母亲先给祖父和祖母盛
上，然后给每人盛了一碗，半碗水里面，只有
两个白白的元宵，不过那淡淡的香甜味道还是
非常诱人的。大人们舍不得吃，要让给孩子；
孩子们坚决推辞，一定要大人也尝尝。每人两
个元宵，一家人就这样吃了起来。

我们都是初次吃元宵，感觉很新鲜。仅有
的两个让我们吃起来格外珍惜，甜甜的、糯糯
的，是我们不曾尝过的味道。吃完后，祖父
说：“元宵虽小，情谊却深。家人互敬互爱，
咱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如今，大家庭已经有30多口人，但还保
留着过年齐聚的习惯，为的就是体验这种有福
同享的气氛。我们不仅有福同享，还做到了有
难同当，日子都过得幸福甜蜜。

吃元宵话团圆

■韩 芳
阳台上侥幸成活的植物让我由衷敬佩。我

们一家三口在养植物方面都不擅长——要么十
天半月没人想起来给花花草草浇水，要么相隔
几分钟或数小时会都给它们浇水，那些花草要
么旱死要么涝死。在这种情况下能存活下来，
那生命力绝对强。

前几年，我家最茂盛的植物非天竺葵莫
属。一个高高大大的瓷盆，里头随意插了一枝
天竺葵，被我遗忘在北边阳台的角落。当百花
凋谢的时候，它往往给我惊喜，红色的花朵一
簇簇绽放在枝头，成为我那一段炫耀的对象。
天竺葵生命力顽强，每每繁衍出许多枝头被我
一一剪下。时间久了，它就又被我遗忘。

“金枝玉叶”的名字很好听。在太阳照耀
下，它的枝是黄色的、叶是绿的，故名“金枝
玉叶”。这植物来我家也是偶然——我在别处
掐了一枝插到了花盆里，就这样长成了如今的
模样。它们其实不应该叫“金枝玉叶”，因为
我从来不剪造型，所以我养的都貌似微型的
树。如今，它的根已经很粗了，枝也伸得特别
长，看上去张牙舞爪，叶子不够茂密，但枝
上偷偷长出了小小的嫩芽。植物的生命力真
旺盛！虽然感慨，但我仍旧狠心地拿出剪刀，
把枝枝丫丫都剪了下来送给别人。剩下老的
根，再留下几个小小的枝头，插在空余的小花
盆里。

阳台上还有一盆对红，是朋友送的。它和

我性格很相似。大概也是心存感激，每到春天
发芽，我就想起来浇浇水，想不起来也无所
谓。生长一段时间后它就自发地开花，等我发
现，花就开得正好。花开了好几番以后，我想
起朋友交代的话：“花开完后你就剪掉枝，别让
它长了。等过了冬天，它就又发芽了。”我不知
道话我记得对不对，但这盆花绝对是最听话的
花。生长、开花、被剪、再生长，好像在为我
演示一个倔强的人生。不过这人生我喜欢，自
开自落自烦恼，活在自己的世界就好，不用按
照别人的意愿过一生。

都说吊兰和绿萝最好养，我却被家人和朋
友称为“吊兰杀手”“绿萝杀手”。我养的吊兰
总是灿烂一季，等到来年就蔫蔫的。我看到枯

黄的吊兰叶子末梢，总是掂起剪刀，“咔嚓”一
声，吊兰舒展的身姿顿时成了秃尾巴鹰。后来
我才知道，原来种花还有一个词语叫“翻盆”。
吊兰的根茎太繁茂了，在盆里缠绕，新的一季
需要把土和根倒腾一番换一换土。

阳台上最不能提的是两盆兰花。妹妹从湖
北带回来的花，妹夫整好土、买好盆，选了最
好的送给我。千叮咛万嘱咐浇水要浇透，可以
十天半月浇一次，不能经常浇。我答应得非常
好，也记得拿桶来泡半个小时。但我的记忆力
经常和我开玩笑。有一次泡兰花时，我竟去了
许昌，那盆兰花在阳台上足足泡了六个小时！

我人虽然懒，但热爱种花的心不死，那就
继续折腾吧！

我养的那些花儿

■刘宏伟
老家的小院里，不知何年何月开始生长

藿香，最多时候长了几十株，且年年发芽，
恣意生长。所以，老院总弥散着一种特有的
植物芬芳，记忆的闸门也总在这阵阵香气里
打开……

爷爷是十里八乡颇有名气的看病先生，
开过一家药铺。但爷爷的名气不仅是靠治疗
伤寒病效果好而来，还有他的善行善举和仗
义疏财——遇到穷困之人，少收钱或不收钱
是常有的事。

爷爷老来得子，对父亲虽然宠爱有加，
但在教育上很是严格。父亲5岁时就背《药性
赋》《汤头歌》，开始了学医启蒙。

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 14 岁，叔叔 8
岁，奶奶双目失明。尚未成年的父亲和叔叔
突然没有了爷爷这棵大树的庇护，顿觉无依
无靠。但父亲没有被苦难压倒，凭着家传的
医学知识，挑着担子到集市上卖中药以维持
生计。为了进到既便宜又质量好的中药，父
亲常常要步行两三天走到禹州，仅凭肩膀
挑，一趟下来买回来的中药也有限。在过去
的洪陈店集上，一河之隔的张湾村的姥爷就
是相中了父亲的聪明与能干，没有嫌弃他
穷，把姑娘许给父亲，父亲才有了一个安稳
的家。

母亲没有上过学，但善良能干，家中的
事里里外外都是她来撑着。新中国成立后，
父亲凭借念过几年私塾和拥有一技之长而参
加了工作，先后创建了好几家门市部，经销
中西药，且都经营得非常好。母亲在家供养
我们兄妹6人，拼命地挣工分，再苦再累从无
怨言，好让父亲在外安心工作。退休后，父
亲回到老家开了中医诊所，充分发挥他的一
技之长。

炎炎夏日，我回到老家，母亲做的捞面
条是我的最爱。她常常摘下最嫩的藿香叶，
配上自家种的大蒜放在一起捣成汁儿，既是
捞面条的绝配又护肠胃。我总认为，没有这
料汁儿，捞面条就缺少了灵魂。秋天，母亲
将成熟的藿香从根部割下，切成小段、晒
干，就成为一味中药。如今，很多人还把藿
香当成了一种观赏植物。每每闻到藿香味
儿，我都会想起老家的院子。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
长大成家，走出了飘散着药香的家。如今，
依然生活在老家的父亲少言寡语、行动缓
慢，但他那踏实肯干、自立自强、不怕困
难、乐观向上的良好品格，成为我们宝贵的
精神财富。

往事如烟

■陈来峰
我的故乡在农村，儿时最爱过年。因为

我们不仅可以穿新衣、放鞭炮、吃美食，还
可以在元宵节肆无忌惮地观花灯、闹元宵。

那是20世纪70年代，尽管农村并不富
裕，但每到农历正月十五前，家家户户门前
就会挂起形态各异的花灯，有小狗灯、公鸡
灯、小白兔灯……我们更是高兴得满街跑，
挨家挨户地观看。

其实，最令我们兴奋的还不是这些。到
了晚上，最热闹的是镇中心广场的花灯会，

那里才是真正的灯的海洋。说闹花灯一点儿
也不夸张。因为在那天晚上，十里八乡的百
姓会蜂拥而至，将并不宽敞的大街挤得水泄
不通，嬉笑声和着那五彩缤纷的花灯，将浓
浓的夜色衬托得光彩夺目。

祖母是最爱热闹的人，也是最钟爱花灯
的人。当天下午，祖母早早就做好了晚饭，
吃完后蹬着三轮车载上我们一路飞奔，生怕
晚了看不见似的。记忆最深刻的一次灯会，
是我一直在一个大狮子灯旁流连忘返，摸摸
这、摸摸那，祖母却和小胖他们到别的地方

观看了。等到祖母气喘吁吁地回头来寻找我
时，我还在贪婪地看灯呢！祖母对着我好一
顿训斥，我再也不敢大意了。

再后来，祖母越来越老。我上初中时，
祖母摔了一跤，不会走路了，说话也含糊不
清。记得那年看灯，是我和小胖骑着三轮车
载祖母去的。那次祖母尽管一直在车上坐着
看，但她那满脸的兴奋和那眼角溢出的泪
花让我久久难忘。那个新年，也是我们最开
心的一年。愿花灯永远照亮我们的记忆、照
亮我们美好的明天！

记忆里的花灯

■谢伟锋
空旷的戏楼静静地伫立在夕阳之下，落

寞而孤单，一只鸟落在屋檐之上，发出“嘶
鸣”之声，如同准备出场的老旦在后台亮
嗓，清脆却又苍凉。戏楼建起好多年了，精
美的雕饰与那发黄而撕裂的帷幕显得极不相
称，那婉转悠扬的唱腔顺着楼顶直冲云霄，
随风飘散……

戏楼对面是一座庙宇——黑龙王
庙。庙中生长着一棵有悠久历史的老松
树，头部枯焦，旁枝却极为茂盛，相传

是一条断了尾巴的黑龙所

化而成。当然，最吸引人们前来的则是这里
农历正月二十五特有的烟花会。烟花会那几
天，用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来形容它的热闹
丝毫不过分。赶会的人赶的是热闹、赶的是
新的一年有个好收成；聚会聚的是亲情、聚
的是祝福与祈愿。那一晚的烟花会对当时的
人们来说，称得上是饕餮盛宴。

烟花会由我们几个村庄共同举办，每个
村庄负责一项：有专门扎架子的，有专门负
责鞭炮制作的，有专门负责烟花制作的……
总之各有分工，井然有序。烟花架高达十多
米，分好几层，每层放置的东西不一样，等

燃放起来那才叫一个绚烂多彩。
随着太阳慢慢西沉，人们的情绪已燃了

起来。为了占一个好位置，人们早早地吃过
饭，拉上亲朋好友，有说有笑地赶往烟花燃
放场地。烟花架旁人声鼎沸，大家都在猜测
今年的烟花架上会有什么新产品，和往年比
会不会更加好看。总之，不到燃放那一刻，
人们是不会闭上嘴的。这时，在人群来回穿
梭的也少不了吹糖人的、卖糖葫芦的、卖麻
花的……叫卖声、打闹声、问候声，声声入
耳。但这一切都会在“吱”的一声之后俱归
于沉寂，偶尔的一两声小儿哭闹，也会在大

人的轻声吓唬下只剩下抽泣。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随着烟花架上钻天

猴“吱”的一声飞上天，烟花大会便正式开
始了。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烟花架和深沉的
夜空，绝不会乱说话。那一刻，人们的心在
作最后的放松，因为赶会之后人们又要各奔
东西，追求他们理想中的生活了。

一片片雪花在春头跳着最后一支舞，
精彩却孕育着希望，昨夜的烟花碎片被湮
没在一片雪白之下。一切又归于平静，
人们开始各忙各的。戏会落幕，烟
花会散，但生活还得继续。

老家的烟花会

■特约撰稿人 温媛媛
我的文学启蒙人是我的父亲。
父亲喜欢看书，家里的书籍是我年幼时最

好的伙伴。父亲看的书比较杂，《七侠五义》
《天桥演义》《麻衣神相》《家常菜》《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母亲》《聊斋志异》等，小小的我
常常读得一知半解。

初中时，家中的书已远远满足不了我的读
书欲，于是开始租书看。整天沉浸于小说的故
事情节中，感叹写书人天马行空的思维，梦想
着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小说家，写出扣人心
弦的故事。徐志摩、汪国真的诗集我曾日翻夜
读，试着写过青涩小诗；金庸、古龙、席慕
蓉、琼瑶的小说让我魂牵梦绕，试着写过校园
故事；《少男少女》《故事会》《小小说》《读
者》等让我翘首以待，也试着写过散文随笔。

上中专时，当其他同学出去玩时，我就在
寝室静静地看书，直看得入迷。有时，熄灯铃
声响起，我就拿出备好的蜡烛，映着烛光继续
遨游在文学的殿堂，不亦乐乎。要么读，要么
写，总有一样在路上。

与文学的深度结缘是在生完二宝后。那
时，我很抑郁，觉得生活像一个大黑洞，不停
地拖拽着我跌落崖底。一位同事的一段话像黑
夜的一盏明灯，为我指明了方向。他说：“媛
媛，不走出去，你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少
无限的可能。我们在单位里只是一个很小的圈
子。我经常看你的QQ空间日志，你会写诗
歌、散文，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可以多努力努
力……”同事的这番话将我深埋在心底的文学
梦想勾了出来。

我翻出了尘封多年的日记本和写过的文学
作品，一页页翻过去，我的心也在翻腾。我减
少了自己的社交，开始大量阅读、每天写作。
随着心的一日日沉静，我的性格愈加豁达开
朗、积极健谈，心态越来越阳光，开始学着接
纳自我，与生活握手言和。

文学是有力量的——它能让一个颓废的人
变得积极，能让一个郁闷的人找到生活方向，
能让积极阳光的人更加优秀，能净化更多人的
心灵。

文学，让平凡的我开始闪光。

文学照亮人生

■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
抬起头时，已是子夜。
开窗，寒凉的空气漫涌而入。透过楼栋

之间的空隙，街上长明的灯光依然闪烁，像
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瞪着没有丝毫困意的眼
睛，注视着一切。

正月十五元宵节，多么美好的团圆之
日，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幸福，也

有天涯之人深情的“隔千里兮共明月”，彼此
共对皓月之镜，醒时月是圆的，梦里月也是
圆的。

四周一片寂静。追溯时光，二十年前的
正月十五之夜，鞭炮声盈耳，到处弥漫着浓
浓的烟花味道。那时的元宵夜是鞭炮烟花集
中燃放的盛宴，一挂挂红得耀眼的鞭炮“噼
里啪啦”炸响，浓烟腾空而起，旋即四散，

然后变淡、变轻、变柔，慢慢升腾，随风飘
摇，最后弥漫在空中。那时，家家都买有不
少鞭炮，好像只有握着鞭炮才能实实在在触
摸“年”的骨骼与肌肤。

岁月无言，早春清寒。即使最黑的夜，
心中也有着最圆的月。那既是每个月天上月
亮的巅峰，也是每一日人间与亲人团圆的渴
望。

心中那轮明月


